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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堂犹记旧时燕，睹物再现往年景 

              -----家藏票证文物，诉说似水年华 

楼书聪 

 

余虚度年华八十有余，想说想写的事委实太多。偶翻

抽屉，发现不少票证，脑海中忽然闪出许多有关往事，不

吐不快，欣然执笔。读者可以在我的叙述中感受我们国家

的变化。同志们，要珍惜呀！ 

结婚证 

1958年初，我随粮食部同仁到河南汤阴劳动锻炼，一

年后，平安、健康地回到北京。此时，我所在的中央粮食

干部学校已迁到南京，我以“裸男”的身份回到南京粮食

干部学校。 

    
风华正茂的作者           豆蔻年华的曹载萍 

1960年曹载萍同志分配到南京粮食学校工作，当时，

她在教务科，我在一级部。我们因工作关系相识，相近，

最后走到一起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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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清校长（一排左五）、曹载萍（三排右一）、作者（二排右四） 

1961年 12月我们领了结婚证。上世纪 60年代的结婚

证特别的地方是在它的背面；一处是用文字写的：购货证

及布票 30尺已发；一处是“南京市中央商场结婚用品已购”

的印章。 

    
上世纪 60年代的结婚证          结婚证背面有批文和公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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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大了的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放大后的批文 

    这说明领取了结婚证的同时发放了布票和结婚用品购

货证，结婚用品的专门供应部门是中央商场。请读者注意，

那个时期是中国物资奇缺的时期，即三年困难时期，几乎

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。供应的结婚用品我记得的是一个

搪瓷面盆，四只陶质大碗，喜糖是用灰黑色的再生纸包的

（我用自己的糖票高价买了一些玻璃纸包的水果糖），其余

的就记不起来了。 

结婚用房是学校的公房，一个房间。一套房子，两家

合用。家具也是学校提供的。 

学校的同事们出“份子钱”买了贺礼，表示祝贺，我

还保留着当年送礼人的名单原件，这是王朝璋老师的手迹，

这里有许多同事已经仙逝了，有的调走了，我怀念他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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珍贵的纪念物 

好像也没有什么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”

的仪式，来宾吃点糖，喝杯茶，会抽烟的敬支烟，寒喧几

句而已。晚上只留下为我们张罗的教务科的张荣华同志一

起吃了顿便饭。 

就这么简单，结婚的大事就这么办完了。 

往后，南京人的婚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，结婚前男方

要准备什么“四十八条腿”（指各种家具），一响（收音机）

三转（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），到现在又升级为“有房、

有车、有存款”。据金陵晚报报导，婚礼的份子钱也由 60

年代的 5 毛涨到 2014 年的 300 元（起步价），上涨了 600

倍。 

亲爱的年轻朋友们，你羡慕我辈从前的简洁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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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曹载萍风雨同舟、同甘共苦近 50年，我永远怀念她。 

望穿秋水，不见伊人的倩影；羹残楼静，孤雁两三声。

往日的温情，只换得眼前的凄清。梦魂无所依，只有泪满

襟…… 

粮油购买证和粮票、油票 

我国于 1953 年 11 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，这是商

品粮供应矛盾尖锐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措施。食油于 1954

年实行统销。 

城镇居民每户发一个粮油购买证。粮食供应标准是：

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成年人每月 28斤，

6～10 岁儿童 23 斤，3～6 岁 16 斤，

三岁以下的 10斤，每年年底就用这个

本子到粮站领取各种票证。购买粮、

油时也要用此本子和粮票、油票在规

定的粮站购买。那时我们买粮、买油

都是背扛手提弄回来的。 

粮票分全国通用粮票，省、市地方粮票，均可长期使

用，有的城市也发有一定期限的粮票。粮票上的计量单位

原为（市）斤，1986年我国采用国际单位制，质量的单位

是千克（公斤），所以此后印出的粮票单位不再用市斤，而

用公斤、千克或克。 

粮油购买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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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全国通用粮票         江苏省粮票 

    
南京市粮票      外地粮票（注意:右上角为过期作废的粮票） 

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，到外省出差前的一个重要工作

是，拿着单位介绍信去粮站换全国粮票，不然你就只能饿

肚子。粮票的面额小到半两（见图），说明当时买块糕尝尝

也得用粮票。同事之间最好的支援是送点粮票给粮食不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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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的人（当时粮票严禁买卖）。 

食油的供应标准每人每月 2.5 两，后增加到半斤。粮

站供应什么货，你就吃什么油，最差的是棉籽油，最喜欢

的是花生油（有点儿香）。 

由于肉类供应少，所以单靠半斤油是不够吃的，而粮

票有的家庭用不完，南京市粮食

局为照顾群众生活，又搞了一种

“粮油兑换券”，即用粮票和此

兑换券到粮站换油，发券表示有

一定控制。 

在那个时代，患“将军肚”

的人是没有的。 

粮油兑换券（左）和油票（右） 

      
作者（右二）在剥玉米               作者（右三）在将玉米装车 

由于我曾经在河南农村劳动过，吃过山芋叶、槐树叶 

等东西，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，以及我母親勤俭节约的

教诲，深知盘中粟，粒粒皆幸苦，所以至今仍珍惜五谷，

不轻易浪费。对于粮食，我们决不能因为它“不值钱”而

随意丢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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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票 

上世纪 60年代的南京居民使用的燃料大多是煤基，其

使用的复杂程度与今天的管道天然气是没法比的。 

那时候，煤基是凭证、凭票、定点供应的。 

      
购煤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煤票 

煤基是用原煤和黄泥按比例加水混匀，放入模具打压

成形，是一个中间有若干小孔的圆柱形的东西，湿时一碰

就破。粮校的居民去购买煤基时，多用学校的板车（一种

有两个轮子的人力运输工具）到煤店去拖回来的，那时候，

这一带都是砂石路，所以走在路上还得注意道路的坑坑洼

洼，以防震坏车上的煤基。到家后，先用洗衣板（一种有

凹凸状的木板，用于搓洗衣服，亲爱的读者，那时候没有

洗衣机！）将煤基从板车上卸下，在太阳下先晒一会儿，然

后用一小凳坐在旁边，用小铁条把堵在煤基孔洞中的煤渣

通出，以免使用时影响通气，通下的煤渣也不放弃，收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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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来做成煤球使用。等煤基半干时，再搬到家中。 

煤炉子是用铁皮做成的，中有炉芯，下有可随意开关

的炉门通气。使用时，先点燃废纸，放入炉芯，再往燃着

的纸上放劈柴（即小木块，南京人叫劈柴），等劈柴烧旺了，

再放上煤基，炉芯中要加两块煤基，煤基烧红了，炉子就

生好了。炉火的大小就用炉门来控制，不用时，仅留一条

小缝，使其缓慢燃烧。我们最怕煤炉熄火，要重新生火，

没有一个小时是不行的。 

每年冬天，粮校的工人都要修剪法国梧桐树，锯下许

多树枝，我们就地取材，劈短阴干就是生炉子用的劈柴。

不必花钱去买。 

那时候，上午 8 点 50 分～9 点 10 分，是学生课间操

时间，正在学校上班的大妈、大嫂们都会利用这 20分钟时

间急匆匆地往家赶，在回家的路上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回

家潮，干什么？是回家开炉门，把炉子门开大一点，以便

下班回到家时可以立即让炉火烧旺，全家可以在最短时间

内吃上饭。 

这种节奏，是现在的同志们无法体会的。 

粮校的部分职工用上液化石油气（主要成分是丙烷、

丁烷和少量戍烷，贮于钢瓶中）是在 1982年 4月，是郑翼

云书记给解决的，换气地点是河海大学。往后福建路校区

通了管道煤气（天然气，主要成分是甲烷），所用的煤气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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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转让给在校外的职工。 

    煤气包是一个几十斤重的的钢瓶，我们是用自行车弄

回来的。业治锽老师手巧能干，他给我用钢筋做了一个 S

形的钩子，一端钩住自行车的货架，一端钩住钢瓶，年轻

的我很快骑回了家。当时我住在 5 楼，往楼上搬是一个相

当费劲的工作，有时不得不请小孩或夫人一起来搬。 

    煤票的故事就讲这一些。 

  

布票 

    布票何时开始使用，我没有查到资料，据有的老师回

忆，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每人每年只有 1.6 尺布票，所以要

添置一件新的衣服是相当不容易的。我还记得，在中专时

期，张清校长曾在某一场合与我们闲聊时说过，当时他最

怕进澡堂，说是外面穿着呢料衣服，看上去很有样子，一

脱去外衣，里面破烂的内衣就显得不相称了。正因为棉布

供应量少，所以小孩添置衣服，不是买合身的而是买大一

号的，可以延长使用寿命，一般是老大穿了给老二。成年

人的衣服是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当时的裁

缝店有一个业务，就是给棉毛衫换袖口，袖口是最容易破

的地方。市场还供应只有领子的假衬衫，与老电影“马路

天使”中赵丹所穿的一个样，可用少量布票买到它，套上

这种领子，穿上外衣，与穿了真衬衫无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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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这里展示的布票，不是因为布票多了没有用完，而

是在文革后期，学校归商业厅领导，许多老师就借到商业

厅帮忙，该厅将过期的布票作为

办公用纸使用，所以粮校的不少

同志手上都有布票。有段时间，

商业厅在粮校办了一个阶级斗争

展览会，我负责其中一个展室，

所以也就有过期的布票。 

   纺织用的材料，在化纤问世

前，是棉花、羊毛和蚕丝。用棉

花织的布就要用布票。1958 年我

在河南劳动锻炼时就种过棉花。

要使棉花高产的关键是防虫，棉花的主要害虫是棉铃虫，

它能使果实掉落，我们下放干部的主要任务是用喷雾器喷

农药。我们背负着农民的希望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在蓝

天烈日下阔步前进。下面这张照片就是 56年前作者在劳动

时采棉花的留影，在丰收的田野里我们好开心呀！ 

 

 

布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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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年前的作者在采棉花        一条大河波浪宽（后排左一是作者） 

    棉田的附近是一条大河，它是汤阴与浚县的界河。休

息时我们曾在河边学唱“一条大河”的歌曲。现在每当我

听到这首电影上甘岭插曲“我的祖国”时，就会马上想起

往年劳动的情景和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的战友们！ 

    布票何时取消也记不清了。 

 

肉票 

   肉票上面画了一头肥猪，意即此肉是猪肉。 

   猪肉是中国人吃的最多的肉。“家”字是一个会意字，

上面的“宀”表示房屋，下面的“豕”

表示猪，古人认为屋中有猪才算

家，足见猪的重要性。据说，解放

初文字改革（汉字简化）时曾有人

提出将“家”字中的“豕”改为“人”，

即屋中有人谓之“家”，不过没有

被采纳。 

那时卖肉的摊点很少，娄子巷口有一个点，卖肉的人

没有到，买肉的人已排起长龙。南京人排队买菜有一个不

肉票 

 



 

 13 / 30 

 

成文的规矩，即不能插队，但可用石头或破篮子等代替你

排队，所以有人在前一天晚上放上一块石头就表示他已在

此排队了，用石头代替人排队，无疑是南京人的一种创新

意识。卖肉也有规矩：一大块肉，顺着切，依次卖，轮到

你是哪个部位的肉，就购买这个部位的肉，没有挑选的余

地，如果你不要，就请重新排队。 

    那时候的猪肉是带皮的，我们家买到肉经常吃的是“斩

碎肉”（类似今天的绞肉），不管肥瘦，连皮一起斩碎，拌

上葱、姜、盐及酱油等物，放在饭锅里蒸，等饭熟了，肉

也香了，用吃剩的汤汁拌饭更是美不可言。总而言之，绝

对没有一点浪费。现今，我看到饭桌上的大量剩菜、剩饭，

真是觉得心痛，这是暴殄天物。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，

我初进浙师院时，与原之江大学的学生（即浙江财院）有

过一年时间在一起用餐，有不少女生，菜、饭都不是吃完

的，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，她们坦承，其实肚子并没

有吃饱，而是为了摆架子，摆阔气，真是死要脸皮活受罪。

现今，我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但是一定

要吃光，不要浪费。 

那个时候，肉摊上是看不到猪油（白色片状物）的，

猪油都到哪里去了?送给同志加朋友了。一次，我们去南京

肉联厂参观，发现仓库里堆着许多猪油罐头，一了解，是

支援越南人的。中国人真是好心肠呀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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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制品票及其副票 

    豆腐是国人喜爱的食品，不只是其价廉物美、营养丰

富，还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。据云，豆

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（汉高帝刘邦之孙）

在炼丹时所发现的。 

   将大豆（或豆饼）经过浸水、磨细、

滤净、煮浆，加入少量石膏或盐卤，使

豆浆中蛋白质凝结后，再放在框中，压

去过剩水分，即成豆腐。若继续加压去

掉更多水分，就是豆腐干或百叶。 

    那时候，娄子巷口有一个豆腐供应点，要排队是常事，

最糟糕的是排到你的时候，豆腐卖完了。因此为了保险，

我们就到生产豆腐的三牌楼豆腐店去买。 

    豆腐的吃法很多，我最喜爱的是雪里红煨豆腐，经小

火加热，至豆腐内出现小孔，即所谓入味也。我在绍兴读

书时，就经常吃这种豆腐。儿时的食物就是年老时的美食。

因豆腐票数量有限，一个月也不过吃几次而已。 

    与豆制品票一起发的还有副票，印有 1，2，3……阿

拉伯数字，它的作用是根据南京市组织到的货源向居民供

应某种东西时用的，如某号副票可买鸡蛋半斤，某号副票

可购买粉丝 2 两。反正是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，做到

尽可能的均等分配。 

豆制品票及其副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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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此类票证（以及糖票、盐票……）卖货的同志都要将

它们整齐地贴在纸上上缴，要做到货票相符（防止作弊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盐票  

    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，国民党对付红军的办法

之一就是封锁食盐。 

    食盐的成分是氯化钠，由海水、盐井的盐汁、盐池的

咸水经煎晒、过滤、蒸浓、结晶就得到粗盐，粗盐经再结

晶及化学方法除去杂质即得精

盐。作为调味品或腌制鱼、肉、

蔬菜的是未经高度精制的盐，

作为配制生理盐水的氯化钠则

需高度精制。 

    我现在想介绍的是每到冬天腌菜季节，粮校职工几乎

家家都要搞一些。一种是腌白菜（菜邦多、菜叶少的青菜

专供腌菜用），一种是腌雪里红。腌菜的工具是陶质的坛子

或缸，还要找几块加压用的不吸水的大石头。一般都是冒

着凛冽的北风排队买菜，用自行车拖回来，先放在墙上或

篱笆上晒一晒（便于后一道工序清洗），再用清水洗净，洗

净后再挂在绳子上阴干，然后将每颗菜抹上适量的食盐顺

次放入缸（坛）中，装满之后，要在上面放上一层先前丢

弃的黄叶，以保护下层腌菜，再在黄叶上排上若干竹条，

再压上大石头。若干天以后，即可食用。过了冬天，如果

盐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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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不完，就拿出来在烈日下晒干，即成干菜，可供日后烧

汤或燉肉吃，其味甚鲜。 

    蔬菜中含硝酸盐，如果腌制时间短，用盐量又较少，

细菌会大量繁殖，使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。此亚硝酸盐就

会与体内的仲胺（蛋白质在代谢过程中的中间产物）生成

亚硝胺，亚硝胺能诱发肝癌，所以没有腌透的腌菜不宜吃。 

腌菜用的盐是比吃的盐要粗一些的盐，价格也就便宜

一些，所以在腌菜季节来到之时，国家会专门供应这种粗

盐，但都得用盐票购买。 

亲爱的读者，现在菜场里什么样的腌菜随时都可以买

到，可我们这一代的老年人都是自己动手腌制的，回味起

来也是其乐无穷。 

如果某家的菜腌得好，他们也会送上一颗、几颗给邻

里或同事尝鲜。那时候同事间的关系，随时、随处都是热

呼呼的，不像现在独门独户，大门一关，老死不相往来。 

机轮酱油票 

机轮酱油是“机轮牌”的酱油，是南京的名优产品，

里面的味精含量高于其它酱油，特

鲜，所以南京人都喜欢用它，为保证

大家都能吃到，故发票供应。 

老法酿制酱油是先将大豆煮熟，

拌入面粉，置竹匾内供其发霉，再转入缸中加盐水，经过

酱油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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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天暴晒，酱坯成熟，即可压出酱油。酱油中含蛋白质、

氨基酸、糖分、食盐等，是一种营养丰富、滋味鲜美的调

味品。 

机轮酱油据说使用了味精厂的下料，故味精含量较多。

大约在几年之前已退出市场。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法则。 

 

糖 票 

南方人做菜喜欢加糖，新女婿上门要吃糖煮鸡蛋，夏

天吃绿豆汤要放糖，正月十五元宵

节吃汤圆要放糖，燉白木耳要放糖，

小孩子更喜欢吃糖。其实吃糖对身

体并无大益，过分摄入会造成肥胖、

龋齿，甚至引发糖尿病、高血压、

心脏病等症。 

食糖的主要原料是甘蔗和甜菜。由于产量有限，在某些

场合就使用合成甜味剂，我国只允许使用糖精（发现于 1879

年的邻磺酰苯酰亚胺），此物无任何营养价值，但其中含有

的杂质邻甲苯磺酰胺有致癌作用，因此应尽量少用。我国

规定在糕点、果酱、酱菜中允许使用，但用量有严格规定，

最大使用量为 0.15 克/公斤食品，婴儿食品、主食类食品

（如馒头、发糕）及病人食品中禁止使用。 

 

糖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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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用工业品券 

在我手上的是一张北京市日用工业品购货券，上海市

也是发工业品券的，那时我曾用上海的工业券买过“的确

良”（化纤）。南京市好像没有发过工业券，但我记得南京

生产的像钟山牌手表、熊猫牌缝纫机、三乐牌洗衣机、大

桥牌自行车都是要用相应的券购买的。 

  
工业券 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最稀罕的工业品是电视机，一是

价格高，二是供应量极少。不知道是哪一年，学校买了一

台黑白电视机，就给当时的向阳院使用，每晚在家属区青

楼东边空地上，一间小平房的窗台上，放上电视机，好像

是党办的华尔康同志负责播放。各家各户则早早地把凳子

放好，等着收看。后来，电视机多了，这种自发的赶场也

就自行消失。 

我家最早的工业品是上海牌收音机，那时我用它来收

听 26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实况，并

购买了一张纪念邮票。  

   

 
26届世乒赛纪念邮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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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 28吋上海永久牌的，我经常骑

着它在南京绿道上行驰，车少，晒不到太阳，可真是一种

享受。每逢星期天，有自行车的家庭，总会在家属区马路

上进行维护，把车子保养得一尘不染。下雨天是不骑车的，

如果路上遇到下雨，则回到家一定将它擦得干干净净，并

且还要上油。为什么如此爱护？因为自行车是当时家庭中

的大件，是贵重物品。每家都有自行车的维修工具，遇到

车胎穿破，我们都能自己贴补，且技术到家。我家先后买

过 4 辆自行车，一辆被偷，二辆拆旧，现在我骑的一辆至

少有近 20年车龄，它锈迹斑斑，伤痕累累，可它还能服务，

它最大的优点是没有人肯来偷，所以尽可以放心使用，随

意停放。 

随着工业品逐渐增多，经济条件缓慢改善，家中的缝

纫机、洗衣机、电视机、冰箱、空调等等也一一出现。 

现今的市场是你要什么就有人送货上门，就怕你不买。

中国制造已遍布全球。 

汽车票和电车票 

居然在抽屉的角落里发现几张南京市的公共汽车票

和电车票，不妨说一说那时候南

京的公共交通。 
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南

京的公交车很少，且大部分是只
汽车票和电车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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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车门的旧车。一辆车上有司机和售票员各一人。 

售票员的工作是十分艰苦的，一是挤，因为车少人多，

辆辆车几乎都是超载，售票员首先要把这些人塞进车内，

并关上车门，再回头手拿票夹请大家买票，并在车票上记

下你上车的地方（在车票上相应的阿拉伯数字上打洞或用

红笔画线），他（她）要从车头挤到车尾，不漏掉一个人，

收钱、给票、找钱、要手脚利落，头脑清醒，每一站都是

如此，这碗饭真是不好吃！为了防止逃票，公交公司还会

安排查票员，不定点地上车查票，如果发现逃票或过站，

就要罚款。 

对于乘客来说，每次上车，宛如搏斗，要拿出吃奶的

力气往上挤，南京居民从来没有排队上车的习惯（我在北

京工作过，北京人是排队上车的，你想插队，马上有人批

评），错过了这一班，要等好久才来下一辆。挤上了车就是

前胸后背人贴人，夏天碰上光膀子出汗的老兄，你就够苦

的了。有鉴于此，路近的，我们一般不乘车（当然也是为

了省钱），像去山西路看电影，我们都是走的，戏称乘 11

路车（表示两条腿走路）。 

南京的电车是无轨电车，车顶上伸出一条辫子，连着

上面的电线，车子跳动，辫子上就会冒出火花。电车是二

节车厢连在一起的，比较宽敞。由于南京的行道树茂密，

架设电车电线有一定难度，所以没有多久，电车就不见了。 



 

 21 / 30 

 

挤公交汽车这种现象，也常常被用来比喻某种不健康

的社会现象：当你没有挤上车时，拼命往上挤，等自己上

了车就叫售票员快关车门，不让车下的人上车。 

我乘车最多的是去儿童医院，往往是二个大人带一个

小孩，从萨家湾上车到珠江路下车，为了省钱，就从珠江

路抱着小孩走到医院，真是够艰苦的，也是天下父母心吧！ 

其次是去卫岗前线歌舞团求医。有段时间，我要代牛

逢如老师代上“粮食生物化学”课，又要上自己的化学课，

结果得了喉炎。当时的一级部领导，关心部下，说是他认

识前线歌舞团的一位军医，能用针灸治疗喉炎。于是每次

都由他陪我前去治疗，因此经常乘车。 

    喉炎是教师的职业病，很难根治，好长时间我都用扩

音器上课。 

 

手持话筒的作者在上课 

 

    现在的南京公交车，一是车多，二是对老年人免费，

且对老、弱、孕妇让坐已成习惯，真是变化太大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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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园优惠券 

南京的公园、名胜都要收费，市政府给居民发放游览

优惠券，这是鼓励居民享受自然，劳逸结合，更好生活。

但对我辈来说，假日里都要忙于家务，像我还要利用难得

的时光进行写作或去图书馆，所以一般

很少去游公园，来了外地亲朋则要陪伴

一下，又加当时没有照相机，所以留下

的纪念不多，现在选出 4张几十年前的

老照片，以供回味。 

       
徐丽君（右）、陸守志（中，武汉粮校老师）、     曹载萍与她的学生在中山陵 

作者（左）在中山陵 

          
黄佳久（右一）、俞腾蛟（中）             曹载萍（左）与我同学 

与作者（左）在玄武湖           女儿（中国科大刚毕业）在中山陵 

公园优惠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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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是一个有山、有水、有古迹的城市，玄武湖、莫

愁湖我在小学的课文中就已知道，中山陵名满天下，明孝

陵为世界文化遗产……等等。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明城

墙，它原长超过 33 公里，现存约 25 公里，是世界最长的

古城墙。我到南京时，像金川门城门尚未被破坏，但附近

城砖则被拆走。南京粮校曾在钟阜门原城墙遗址下挖防空

洞，若干年后，这些防空洞或许就是“古迹”。这次借青奥

会在宁召开之际，市政府将遗留城墙全部打通。今年重阳

节我从神策门上去，先走到玄武门，再到太平门，全长 5

千米（2100米+2900米）。先前神策门到玄武门的城墙被军

队占有，作为其高干住宅的护墙，现在归还给南京人民了。

漫步在古城墙上，不仅能饱览两边景色，还深感古代劳动

人民的伟大，还要感谢明太祖留给我们的遗产。 

现在，南京所有名胜对老年人都是免费开放，亲爱的

老同志，多出去欣赏欣赏南京的湖光山色吧！ 

 

香烟票 

    我手上没有留下香烟票，但南京市的确发过香烟票。

那时此票是一户一份（其中有好烟一包），我是不抽烟的，

所以一旦发来，就被关系户取走，所以没有留下。 

    我对烟味极其讨厌。自从我参加工作起，每周三下午

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，许多人就挤在一间房间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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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冬天，门窗紧闭，吸烟者就大显身手，腾云吐雾。当

领导的，一手夹香烟，一手握茶杯，遇上想不起要讲点什

么时，就猛抽几口香烟，以解燃眉之急；有的双目微闭，

一边吸烟，一边慢慢吐烟，体会其中臭味；更有甚者，还

相互敬烟，拉拉关系，受苦的就是我们这些吸二手烟的人，

不仅臭味难挡，连身上的衣服到第二天还有烟臭。那时没

有公共场所不能吸烟的规定。 

    对于吸烟的危害，本人在《绿色家园》（河海大学出版

社，1997年出版）一书写了几千字的论述，不再赘述。不

过可以简单说几句：烟中的一氧化碳可使血液中的血红蛋

白减少输氧能力，烟中颗粒物（包括 PM2.5）会沉积在肺

泡中；烟中的尼古丁（即烟碱）是剧毒物质；烟草在生长、

加工、燃烧过程中都会产生多种苯并芘、苯并蒽、亚硝胺

等致癌物。 

    一句话，不要吸烟，吸烟无一利而有百害。 

 

难忘今宵 

    写了这么多票证的故事，我觉得不能不提一下当时粮

校对职工生活的关怀。 

    首先不能忘却的是每年小年夜学校会搞一次聚餐。当

天中午，全校职工欢聚在大礼堂，桌上摆有鱼、肉、鸡、

虾等等平时少见的佳肴，八人一桌，自由结合。为了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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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聚餐，食堂的工作人员要忙上好几天，我们参加“吃”

的人，也得有一些准备，就是从前一天起减少饮食，以便

清空肠胃，使来日装进更多的美食。 

    那时食堂还养了几头大肥猪，到过年时杀了分给大家。

为避免东挑西拣，先是切好，用报纸包严，一人一包，来

了就拿，太平无事。   

食堂还供应一些冰带鱼。食堂工作人员蒋竹青同志两

手冻得通红，给大家分发带鱼，此情此景，至今仍深深留

在我的脑子中。 

    我还记得学校用自己的解放牌货车，通过关系到山东

弄来苹果。在那个时候，苹果可是珍稀物品，平时是很难

见到的。前去采购的老师我记得的有黄佳久、金悦棠等等，

这是一个辛苦活，他们的服务精神大家都是记着的。 

    在夏天，学校也弄来过西瓜。学校的汽车一到，大家

就排队领瓜。发放的人站在货车上，领瓜者站在车下，他

拿什么瓜，你就接什么瓜，瓜有大有小，有好有差，像我

等吃粉笔灰的人当然是拿不到上乘的，不过我们能拿到二

等货也是心满意足的，我们毕竟是坐享其福呀！ 

    西瓜一到家，全家人就“排排坐，吃果果”，其乐融融。

我们现在就是吃到最好的西瓜，也决没有那时候的西瓜甜！ 

    每当我想起老粮校领导对职工的关怀，心中会涌出一

股暖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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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 

今年国庆节前夕，我在电视中见到“中俄友协”成立

65周年纪念活动的场景，这“中俄友协”就是“中苏友协”

的延续。我还保存着一张 1951年浙江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

证，那时我是浙江省立绍兴中学的高中生，从“会员转移

登记栏”可以看到，1952年转到浙江师范学院，右边“缴

费栏”中 1953年只收了一季的会费。 

  

 

中苏友协会员证 

    中苏友协成立于 1949 年 10 月 5 日，刘少奇为会长，

宋庆龄、郭沫若等七人为副会长。1953年 4月为推进学习

苏联的运动，中苏友协停止发展个人会员，取消会费、会

员证，改由各党派、人民团体和军队集体入会（这与我的

证上会费只收到 1953年春季是吻合的）。1991年苏联解体，

次年中苏友协改名中俄友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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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解放初，我国的国策是“一边倒”，倒向苏联，并称其

为“老大哥”。除成立这类友协外，各类高层机关都派有“苏

联专家”，原粮校的宋乐洋老师就是前粮食部苏联专家的俄

语翻译。高校的教材都是苏联大学教材的译本，俄语是我

国学校的基础外语，像浙江师院还搞了一个俄语系，专门

造了一栋楼。在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，有不少“右派分子”

就是因为发表过批评苏联的言论而戴上帽子的。中苏两党、

两国关系恶化，老大哥就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。现在中

俄关系很好，中俄友协也就有了活动。 

   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，英语热开始发力，不仅有出国

潮，中学、大学都将英语作为外语，连评定职称也逃不过

外语（主要是英语）考试这一关。 

   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所以又兴起了一股

学习汉语潮，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孔子学院。 

    国家强大了，我们为之高兴，那种弱国无外交的日子

可不能再来。有国才有家，国强民才安。我们要珍惜来之

不易的局面。 

    我在网上查到的一张中苏友协会员证是破破烂烂的，

想必留有 60多年前的此会员证肯定不多，该是弥足珍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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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普作协会员证和记者证 

江苏省科普创作协会成立于 1980年，我的入会是由出

版社推荐的。后改称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。作家协会不发

证，下面这张是江苏省科普作协的会员证。 

    
江苏省科普作协会员证 

科普作协是以科普工作者为主体的学术性群众团体，

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领导，并拨给一定活动经费。下设

基础、医卫、工交、农业、国防、新闻出版等委员会。数、

理、化、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生物属于基础专业委员会。

活动方式以各专业委员会为主，主要是讨论写作选题，评

选优秀科普作品。像我在先前回忆录中提到过的《绿色家

园》、《科学史上的悬案》、《大学生指南》、《中学生科学导

向》等都是由作协安排出版的。 

科普作协也有自己的刊物，如《科学大众》、《科普园

地》、《祝您成才》、《祝您健康》等。 

   《科学大众》是本老杂志，解放初我曾为它写过点文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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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何故它后来停刊了。江苏省科普作协成立后，将它在

江苏复刊，首任主编是南工的马文蔚教授，我也为它写了

点稿件，也为它审过稿，时隔几十年，也是缘分吧！ 

   《祝您成才》、《科普园地》、《祝您健康》是由省科普作

协和江苏科技出版社合作出版的，我经常为它们写一些稿

件。记得有一篇是关于化学魔术的。编辑怕不灵光，我就

带了道具进行现场表现。我在北京工作时就对化学游戏发

生兴趣，到南京后，又从南图借来这方面的书，但均不称

心，因此自行设计，写成此文。我曾在粮校的晚会上表现

过化学魔术，后来想写一本这方面的书，因时间、精力不

足等原因没有成书。 

科普作协开代表大会时，总会引来一些外地的出版单

位，寻觅合适的作者。与我有缘分的是一位河南郑州河南

教育社的编辑，他们出版的《中学生数理化》杂志希望我

写稿，我同意了，我为它写了不少稿件，他们不管有没有

我的文章，每期都给我寄一本。 

科普作协还为我们提供活动的平台，认识了一些报社、

电台的记者、编辑，因此也为他们写过一些作品。生活上

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也乐意帮上一手，记得我曾经“调动”

过二次报社的记者，帮我排忧解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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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江苏科技报》的领导还为我办了一张记者证，大约

是为了方便采访。我好像记得用这张记者证买过一次火车

票，当时火车票不好买，1965年交通部发文新闻记者有优

先乘车、乘船的便利。 

  
《江苏科技报》记者证 

    

就写这些吧。 

   最后我用南唐后主李煜的二句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。 

   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 

   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写

写于 2014年 10月 

 


